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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知堂

嘉兴贤吏吴高增
■何志荣

吴高增，字继长，号玉亭、敬斋，
秀水县麟瑞乡（今嘉兴市秀洲区王
江泾镇）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祖父
吴檀是位才德兼备却隐居不仕的处
士，父亲吴文炜是贡生，为候选训
导。康熙六十年（1721），吴高增考
入县学，师从陆召成——一位诗画
俱佳的儒师；后又拜徐枚士为师。
徐枚士以经义治术见长，曾任长宁、
六浦等六县知县，致仕后担任粤秀
书院山长。吴高增自述“及徐先生
门最久”，在良师的栽培下迅速成
长，后受理学家、工部屯田司主事桑
调元推荐，踏上仕途。

吴高增初任山阴县（今绍兴）训
导，三年后升任余姚教谕，长期致力
于地方教育管理。他注重文教与民
生，在余姚任职期间，见文庙破败，
便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缮，不强
行征用民力，既完成了学宫维修，又
让贫困百姓通过劳动获得救济。他
爱护读书人，余姚有五名秀才涉案，
被指控污蔑朝政。吴高增亲自调查
核实，查明真相后直接向知县陈情，
最终将他们全部释放，保护了地方
学子。

乾隆二十二年（1757），吴高增
擢升为直隶行唐知县。他以民为本，
担起父母官的责任。行唐县地瘠民
贫，他推行了一系列措施：针对沙深
地瘠、垦荒无效的现状，他上奏请求
停止对新垦荒地的征税，并列出“荒
政 18条”等利民政策，以纾解民困。
他还倡导技术扶贫，推广“凿井种诸”
之法，一口井可灌溉十亩地，有效对
抗旱情。在基层治理中，他铁面无私
地“整顿约正”（约正相当于现在的村
长）。他通过民意推荐，罢黜市井无
赖，选拔老成忠厚者担任约正，专司
教化，劝勉孝悌，鼓励农桑。经过数
年努力，行唐县呈现出“沙渚平添千
涧水，烟波疑泛五湖春”的景象，北方
小县面貌焕然一新。

吴高增不仅是一位县令，还是
一位诗人、书法家和方志专家。他
的吏治别具一格，处处透出儒官的
做派：以兴学促进吏治，以圣人先贤

为楷模，进行正面引导。他将自己
的诗书作品张贴于县衙、学宫之前，
用以教化民众。行唐县学宫前，有
他题写的《行唐县学宫摹像》诗文：

“矧兹典章郑重，大诰丁宁。颁青纸
而凤衔，媲玉书于麟吐。以觉民则
倍切，以成化则尤神。敬而听之，是
所望也。用作先期之告，莫贻后至
之嫌。”这篇公文以诗教形式训导学
子。吴高增在多处学宫前张贴摹像
诗文，后汇编成《圣贤像赞》（亦称
《先贤像赞》），这是一部摹绘孔子及
儒家先贤画像、配以四言赞诗的图
册，在清代享有盛誉。

他在山阴县学宫前的赞诗写
道：“狂澜横決，礼教波靡；鲁人知
之，而独问礼。泰山所临，鲁邦所
履；人哉之称，中流一斫。大哉山人
之所知。”以狂澜比喻春秋末期礼崩
乐坏的社会乱象，礼教如洪水决堤
般颓衰。他赞颂孔子弟子宓不齐
（字子贱）在周室衰微时坚守礼乐的
高尚品德，勉励学子们向宓子贱学
习，在混乱的环境中起到中流砥柱
的作用，为淳化民风出力。在余姚
学宫前的像赞诗则为：“昔过长泾，
有鸟在树；嘲嘲啁啁，似言公墓。处
困而亨，高爵不慕；圣人嘉之，曰吾
女女（女，即汝）。”讲的是孔子学生
原宪（即子思）在泾水畔曾说“学而
不能行者谓之病”，表达他安贫乐道
之志。有鸟在树，以鸟鸣比喻原宪
清高自守，虽居陋巷如鸟栖高枝，不
改其乐。那嘲啁的叫声，似乎在向
孔圣人表白：身处困境仍悠然自得、
不眼馋高官厚禄者，会得到圣人嘉
许。他希望学子们也能如此。

吴高增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勤
于著述，有《敬斋集》25卷、《玉亭集》
16卷传世。他还精于地方文献，主
纂《行唐县新志》《乾州小志》《山阴
节孝志》和《兰亭志》等。其中尤以
《兰亭志》闻名，这是清代乾隆年间
关于绍兴兰亭最系统的专志，不只
是一部地方名胜志，更是一部“兰亭
学”文献汇编，是研究兰亭的核心底
本。吴高增既是享有美誉的地方
官，也是清代嘉兴文人群体中颇具
代表性的一位。

※我的嘉兴·醉江南

摇曳于“禾”风温润

※心之驿

纸短情长
■赖鎔榕

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到许多人为《给阿
嬷的情书》点赞，看了几张剧照，我喜欢那
暖色的氛围，于是走进了电影院。

去之前刷网友评论，说电影院里时有
啜泣声。我自知泪点低，还特意带了一包
纸巾，结果全程没用上，不是没流泪，而是
眼里有泪花，泪水滑落下来，也不想擦。
回去的路上，脑海中一直浮现着电影的情
节。

电影里，信中的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漂亮的钢笔字，配上那些动人的话
语，真是相得益彰。挺不好意思的，我的
字在家里是最难看的。小时候母亲在我
的卷子上签字，老师看见了说：“你妈妈的
字写得真好看。”有些同学考得不好，怕父
母责备，就模仿父母的签字。我是想也不
用想，妈妈的字好看，爸爸的字有个性，两
个我都别想模仿。

小时候放暑假，我经常待在外婆家。
外婆有时看我写作业，会指出哪个字写
得不好看，让我重写。我懒，不愿意改，
外婆见我这样，也只是念叨几句。大姨
看到了，责怪道：“外婆不舍得打你，要是
小时候我和你妈妈这样写字，肯定要被
打手心。”

大姨说，她读书时从乡镇考到嘉兴一
中，平时不太回家，就会给外婆写信。外
婆每次回信，除了写给她的话，必定会把
大姨写来的上一封信一并寄回去。外婆
会把大姨写得不好的字一个个圈出来，在

旁边重新写一个，给她做示范。外婆常
说：“字是一个人的第二张脸。”大姨比我
听劝，直到后来，外婆再也挑不出她信中
不好看的字了。如今，母亲四姐弟的字，
真是各有各的好看。以至于我工作后给
家人寄明信片，总要先把要写的字练上几
遍，就怕被他们笑话。

好在现在都用电子设备，手写的机会
少了。我写得最多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
因为经常写，倒还看得过去。有人见了夸
我字好，我赶紧摆手，实话实说：“再多写
几个字就露馅了。”

电影里那些信，也让我很有感触。记
得多年前逛街，有一回居然看到有人卖信
件。我随意抽了几封看，大多是八十年代
从美国、印尼寄来的。其中几封印象很
深：一封应该是一位老华侨写给子女的，
诉说自己多年来对老母亲和妻儿的思念，
甚至还提到老家的石磨。我仿佛看到一
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在灯下，一笔一画地
书写着自己的恋乡之情。还有一封是一
位老者写给侄子的，大意是：随信附上几
百美元，请节约着花，叔父在国外生活也
不容易，你们要自力更生。

电影里邮戳的场景也给我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先生喜欢集邮，交了一些全国
各地的邮友，他们之间会互相寄信。尤其
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邮票上的特殊邮戳
更显珍贵。比如七一建党节，先生会给邮
友寄带有“浙江嘉兴南湖”邮戳的信，配上
7月 1日这个日子，非常有纪念意义。甚
至每年春节，他们还会互寄盖有当年生肖

图案的邮戳：羊年有桐乡羔羊的邮戳，马
年有秀洲马厍的邮戳，猴年有连云港猴嘴
的邮戳，龙年有黑龙江龙江的邮戳，真是
有趣。

虽然这些年，已经不流行寄信了，但
两个女儿逢年过节总会送给我她们亲手
制作的小卡片，还会贴上闪钻的贴纸。现
在人们表达爱，很多都是买礼物，可孩子
还愿意为你精心制作一张卡片，这份用心
用情，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我会把孩子们送给我的每一张
画、每一张纸、每一张卡片都保存下来。
那天整理东西，她们看到厚厚一叠，很惊
讶：“妈妈，你怎么都留着呀，以前画的也
不好看，颜色也涂得丑，还有拼音和错别
字呢。”我说：“不会呀，这都是你们成长的
过程，很可爱，这都是你们的心意呀。”所
以看电影里那些书信都被老人好好保存
着，我深有同感，那都是内心最温暖的情
谊。

纸短情长。有电话、有视频聊天，确
实好过远隔千山万水的书信。只是，书信
里可以保留一份我们对思念的载体。现
在我也会指出女儿写得不好看的字，有时
她们听，有时不听。正如我当年，表面上
不肯听外婆的话，其实还是在她走开后，
偷偷擦掉，重新端端正正地写上。

中国人对写字的情结一直都在。很
多小朋友都会上书法班，端正写字，也是
种品德。横竖撑天地，撇捺写人生，方方
正正的汉字，是刻在文化骨子里的中式美
学。

※人间事

阿龙早餐店
■姚孝平

这天，我一早有事出门，回来时
已经快九点了，早饭还没吃，肚子饿
得咕咕直叫。我走到马路上，抬头
看见“阿龙早餐”四个字，便快步走
过去。雾气里站着一个戴红围裙的
女人，我问：“小笼包还有吗？”她没
看我，把上面几盒烧卖端起来，露出
最下面的一盒小笼包。

“有。”她说。“打包。”我说。她
把小笼包装进纸盒，问：“要不要醋
和辣？”“要醋，不要辣。”她把盒子递
给我，笑眯眯地说：“你很久没来
了。”我有些惊讶，我戴着口罩，而且
已经五六年没来过这家店了。大概
是听出了我的声音。是的，我的声
音，曾经长久地出现在这里。

2011年，我在桐乡高桥上班，起
得早，每天就在“阿龙早餐”店吃早
饭。“五只煎包，一碗甜浆”，这是我的
固定套餐。吃过几次后，只要我一进
门，老板娘就笑着替我说出那句本该
由我点的“五只煎包，一碗甜浆”。我
也笑了笑，找了最近的位子坐下来。

刚坐下，一位神情永远严肃的
阿姨就端着一碟热气腾腾的煎包和
一碗白花花的豆浆，小心翼翼地放
到我面前。这家店是一家三口在经
营：老板叫阿龙，三十多岁，负责招
呼客人、煎生煎包、剥粽子；老板娘
在案板上揉面、捏团、做包子饺子；
婆婆端碗、收拾，空下来就在小锅里
煮馄饨。

夫妻俩都是和善的人，逢人笑
眯眯的，也喜欢跟食客聊天气和本
地新闻。阿姨则永远一副忙碌的样
子，进进出出。她有时会把东西端
错人，放下转身，身后传来“哎呀，这
不是我的”，于是她又转身，尴尬地
挤出一丝笑，疑惑地往前走去。阿
龙和媳妇从不说她什么，转过头笑
一笑，又低下头忙自己的。

店里的豆浆是自己磨的，装在
热水壶里。很浓，不是乳白色，而是
微微发黄，喝起来有一股焦香味。
烫，香，豆浆就该是这样。那一年，
我偶尔会看到桐乡的老作家徐春雷
安静地站在店外，手里拿着一个搪

瓷杯，他是来打豆浆的。这条街上
的早餐店有好几家，但我总觉得这
家的豆浆最好喝。

其实，他们家的招牌是生煎包，
由阿龙亲自掌锅。一只乌黑的平底
锅冒着白色的热气，他在弥漫的蒸
汽里眯着眼睛。门外挤着一圈食
客，搓搓手，抬抬脚，一会儿盯着平
底锅，一会儿看看大街。“稍微等三
分钟”，阿龙老板总是微笑着反复说
这句话。

时间到了，他郑重地揭开锅盖，
在一片白雾中撒上一圈葱花，再用
铲刀撬动底部煎得焦黄的包子。夹
五个，放在明晃晃的小碟里，热气袅
袅，皮蓬松，泛着油光，一副饱满鲜
亮的样子。蘸上梧桐牌米醋，咬一
口，嘎吱一声，像踩在雪地里，顷刻
间化在嘴里。肉馅松软，裹着小葱
的香味，不像有些煎包，表面暗沉，
肉硬邦邦的，没有嚼头。

其实，他家的煎饺比煎包更好
吃，油润；不像别家的，干巴巴的没
滋味。价格和煎包一样，但煎包分
量更足，吃得饱，所以我只偶尔吃几
回煎饺。可能因为我去的时间都比
较早，店里基本没有其他食客，夫妻
俩对我的印象很深。有两次我忘了
带钱，特别不好意思，夫妻俩同时
说：“没事，没事。”

他家打包从来不加钱，醋装在
一个小塑料杯里，盖子和杯身连着，
打开盖子倒就行，不会洒出来。服
务如此细心。

开店也是浮浮沉沉。旁边的小
吃店、小饭店开了又转，转了又开，

“阿龙早餐”却一直挺在那里，想来
不是没有原因的。旁边的烧饼店，
味道其实不错，但老板总是绷着脸，
好像别人欠他似的，和一起炸油条
的老婆总是吵架。没过多久，门口
就贴出了“本店转让”的红纸。后
来，我去阿龙家的次数渐渐少了，阿
龙见了我，总说“少见”。我有些不
好意思。再后来，我早饭开始在家
啃面包饼干，就不去了。这一停，恍
惚间竟过了五六年。

多年未见，依然能在老地方重
逢，彼此微笑着聊几句天，真是美好。

■费志民

今年春天搬家，发现一张五年前的
《嘉兴日报》。我随手翻了下，不见有自己
的文章，及至看到副刊《江南周末·人文地
理》版面，才觉得上面的照片很眼熟。记
起来了，这六幅照片，是我应编辑的约请
提供的，用以给夏坚勇先生的散文《秀水
三章》配图，只是收到报纸后我没注意看，
故而印象已不深。

晚上，我躲进书房，打开报纸，饶有兴
致地阅读起来。

夏坚勇，著名作家，首届鲁迅文学奖
得主。我曾读过他的长篇文化散文《大运
河传》，那恢宏的时空架构，厚重中透出浪
漫的笔法，是传，似史，更如诗。而眼前的
这篇《秀水三章》，是写嘉兴地方文史风物
的散文，风格清新许多。文中信手拈来的
风物掌故、朴实诙谐的语言表达、自然真
切的情感流露，很契合我的口味。

占去约莫半个版面的六幅照片，标题
分别为《长虹桥》《运河之晨》《暮霭里的马
家浜》《嘉禾稻田》《标志性的谷穗》和《遇
见陶仓的人们》，是我闲暇时间走读嘉兴
城乡时所拍，内容多半与稻谷相关。

我边读文字边看照片，脑海里渐渐浮
现出稻浪翻滚、秀水长流的江南意象。

“一座城市的别称就是她过去的背
影”，这是《秀水三章》中最打动和启发我
的一句话。我生活着的这方吴越故土，这
座江南古城，千百年来名字更迭、别称众
多：槜李、长水、由拳、禾兴、嘉兴、嘉禾、秀
州、秀水、禾城……其中，用到最多、用得
最久的一个字是“禾”，禾兴、嘉禾、禾城都
带了这个“禾”字。“禾”的本义是稻、麦、粟
等谷类作物的总称，可在江南尤其是嘉兴
的语境里，它专指水稻。

嘉兴西南郊有处约七千年前新石器
时代的马家浜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被金庸先生誉为“江南文化之源”。
以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其重
要内容就是人工栽培水稻的稻作文化。

我在嘉兴农村出生、长大，工作和退
休仍没有离开这块土地，对绿油油的秧苗
和金灿灿的稻谷有天然亲近感。马家浜
文化博物馆的众多史前文物，最吸引我的
不是石锛石斧和玉璧玉琮，而是那些不怎
么起眼的稻谷遗存、稻田遗迹，以及以稻
谷为原料的所谓夹炭陶器。马家浜文化
博物馆建成（2020年5月）前的一个冬日，
我在暮色中独自深入莽原般的马家浜遗
址腹地，彳亍于荒草丛中的小径，幻想着
先民们就在身边的稻田劳作，那种穿越回
七千年前远古的神秘感觉，令人亢奋。我
很珍惜那天拍摄的《暮霭里的马家浜》，它
呈现的是最为原生态的马家浜，马家浜考
古遗址公园建成（2021年6月）后，这种景
象已成“绝唱”。

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因野稻自生、
天降祥瑞而改由拳（嘉兴的古称之一）为
禾兴，首次为这片土地贴上了稻作文化的
地域标识。到了中晚唐，嘉兴更因大规模

屯田而成为全国重要的稻米产区，作家李
翰所撰《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中的“嘉禾
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
俭”被广为传诵。

当代嘉兴人对“禾”也不乏直观印
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区东门铁路立
交桥边和中环西路城南路口各建有一座
大型城雕（铁路立交桥边的早已拆除，城
南路口的仍在但为高架路所遮蔽），主题
均为稻谷。城雕建成时，嘉兴城区范围不
大，这两处都是途经或进入嘉兴的“窗
口”，城雕起到了类似于写有欢迎或欢送
标语的牌楼的作用，当然比后者更为生
动，更具地域文化内涵。今天，细心的市
民还会发现，已初步闭环成网的高架快速
路立柱上，耸立着一个个顶天立地的“禾”
字，嘉兴人对稻谷的执念及快速路设计者
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嘉兴、湖州这对
亲兄弟分别得了个“种田嘉”和“养鱼湖”
的外号，虽属网络调侃之作，但也侧面印
证了嘉兴稻作文化的悠久和农业经济的
发达。

随着城市的扩张，市郊的稻田越来越
少，为数不多的成片稻田几乎成了网红景
点，惋惜之余，我倍感珍惜。于是，不管是
慕名前往还是偶然路过，我对稻谷总会多
一份顾盼与流连，拍摄、积累了不少照
片。我尤其喜欢拍摄收割机在稻田作业
的场景，那种动静结合、色彩明快，时而还
有成群白鹭绕飞觅食的画面，让人陶醉。

《秀水三章》虽然不像《大运河传》那
样专写运河，但处处渗出大运河的水波与
光影。六幅照片中，《长虹桥》和《运河之
晨》呈现的是大运河的直观风貌，但其底
色仍脱不开江南稻作文化。运河与稻田，
是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可谓

“双向奔赴”。
与江南特别是太湖流域的众多城市

一样，嘉兴地势低平、河网密布、植被茂
盛。我无法描述远古时期这里的地形地
貌，凭想象它应该是一片河港交叉、水草

丛生、人烟稀少的沼泽洼地，没有阡陌纵
横，更无通衢大道，尽可用“蛮荒”二字来
形容。所谓的稻田，一定也是零星分散、
形状不规整的。嘉兴能成为后来直至如
今物阜业兴的鱼米之乡，与千百年来不断
兴修水利、改造农田密不可分，横贯市域
百余公里的江南运河更是功不可没。正
是有了大运河的行洪灌溉、交通运输功
能，嘉兴的稻作文化才不断发扬光大，经
济社会才得以快速发展。

想到大运河，我忽然发现一个有趣的
现象：这几十年来，我在嘉兴搬过三次家，
可每次都紧挨着大运河，看得到船帆，听
得见桨声，闻得着风香。这种地利之便，
让我能时不时背着相机在运河边漫步，捕
捉到一张张河水缓缓流淌、货轮往来穿
梭、古桥静静伫立的画面。这，可真是一
种奇妙的缘分！

《秀水三章》写到的陶仓，在离嘉兴市
中心十几公里外的王江泾镇，我曾多次造
访打卡。这里有嘉兴人称之为苏州塘的
古运河，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长虹桥，
有连绵起伏的稻田和星罗棋布的莲塘，可
谓占齐了嘉兴文化的主要元素，承载着江
南文脉的深厚底蕴。

古运河边的陶仓，全名运河陶仓理想
村，曾是当地望族陶家的粮仓。如今，砖
红色的陶仓已被现代建筑线条重新勾勒，
在艳阳下似火团燃烧，既象征着一个家族
精神内核的延续，更承载了嘉禾大地稻作
文化的追求，充满光影，饱含理想和诗
意。六幅照片中，我尤其属意《标志性的
谷穗》，这幅稻穗墙面全景照，砖红的色
调，静谧的倒影，湛蓝的晴空，加上一对情
侣游客的点缀，好一幅江南田园风情画！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
心如醉……”我默念着，轻轻合上报纸，打
开窗户，让沉醉的春风在书房荡漾。这首
原本哀婉悲伤的《黍离》，忽然间变得生动
和明快起来。我仿佛看到，一行行绿油
油、湿漉漉的稻谷，正迎着温润的“禾”风，
抽穗、摇曳。这次第，怎一个“醉”字了得！

本报资料图片


